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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祖
兒
主
演
的
︽D

iva

華
麗
之
後
︾
八
月
上
映
，
戲
中
她
飾

演
樂
壇
天
后
，
男
主
角
胡
歌
飾
演
失
明
按
摩
師
，
兩
人
互
生

情
愫
，
奈
何
身
份
懸
殊
，
愛
得
相
當
痛
苦
，
容
祖
兒
跟
劉
浩

龍
相
戀
是
痛
苦
還
是
甜
蜜
？
事
業
和
愛
情
她
會
如
何
抉
擇
？

容
祖
兒
在
訪
問
中
不
禁
訴
說
天
后
之
苦
。

我
指
容
祖
兒
有
緋
聞
潔
癖
，
容
祖
兒
說
：
﹁
我
讀
書
的
時
候
拍

拖
，
已
用
地
下
情
方
法
，
我
不
喜
歡
向
別
人
披
露
我
的
感
情
生
活
，

也
不
會
跟
人
提
及
。
﹂

﹁
那
麼
忽
然
爆
出
戀
情
，
豈
不
令
你
措
手
不
及
？
﹂

她
轉
了
轉
杏
圓
眼
睛
，
面
帶
笑
容
說
：
﹁
別
人
要
講
，
我
也
沒
辦

法
。
﹂

﹁
高
調
公
開
戀
情
，
似
乎
有
違
你
處
理
感
情
的
方
法
，
你
們
沒
有

默
契
的
嗎
？
﹂
由
始
至
終
，
我
們
沒
提
過
劉
浩
龍
的
名
字
。

容
祖
兒
深
呼
吸
一
下
說
：
﹁
我
覺
得
男
歡
女
愛
是
兩
個
人
的
事
，

無
需
想
得
太
複
雜
。
大
家
很
多
時
都
說
我
是
剩
女
，
話
我
沒
拖
拍
，

有
拖
拍
了
，
又
有
很
多
聲
音
出
現
，
真
是
有
拖
拍
又
煩
，
沒
拖
拍
又

煩
。
﹂

﹁
會
不
會
打
亂
你
公
開
戀
情
的
步
驟
，
例
如
先
跟
粉
絲
、
傳
媒
和

外
界
熱
身
，
不
致
造
成
震
撼
，
後
果
難
以
估
計
？
﹂
問
祖
兒
。

﹁
我
很
清
楚
自
己
在
做
甚
麼
，
但
有
些
事
情
是
自
己
預
料
不
到

的
，
但
一
定
不
會
亂
陣
腳
。
﹂
容
祖
兒
不
是
不
肯
講
到
劉
浩
龍
，
而

是
因
︽D

iva

︾
劇
情
跟
現
實
有
點
相
似
，
以
致
容
祖
兒
不
想
講
太

多
，
免
有
宣
傳
之
嫌
，
更
加
上
劉
浩
龍
有
份
參
演
︽D

iva

︾，
所
以

祖
兒
更
要
打
穩
陣
章
。

我
指
這
就
是
﹁
天
后
之
苦
﹂，
祖
兒
認
同
：
﹁
真
的
很
無
奈
，
一

個
人
跟
另
一
個
人
有
小
小
感
覺
，
想
試
試
開
始
，
卻
被
渲
染
，
寫
得
很
不
好
，

我
只
不
過
是
想
嘗
試
一
下
生
活
的
滋
味
。
﹂

﹁
壓
力
很
大
吧
？
﹂
祖
兒
說
：
﹁
我
不
去
想
了
。
﹂

﹁
事
業
和
愛
情
，
只
可
任
擇
其
一
，
你
會
怎
樣
揀
？
﹂
似
是
老
掉
了
牙
的
問

題
，
很
多
時
卻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答
案
。

容
祖
兒
想
也
不
想
搶
答
：
﹁
當
然
是
事
業
，
工
作
很
重
要
的
。
﹂

﹁
會
不
會
受
爸
爸
媽
媽
離
婚
陰
影
影
響
？
﹂

﹁
我
沒
想
到
那
麼
遠
，
可
能
我
天
生
少
了
對
愛
情
的
渴
求
。
﹂
祖
兒
說
。

電
影
八
月
中
首
映
，
她
會
請
何
韻
詩
去
看
嗎
？
﹁
當
然
，
她
有
空
一
定
要
，

這
是
一
部
我
很
喜
歡
的
電
影
，
我
會
請
來
所
有
朋
友
。
﹂

到
時
最
矚
目
的
，
應
是
她
會
否
與
有
份
演
出
的
劉
浩
龍
攜
手
出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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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容祖兒訴說天后之苦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四
川
作
協
主
席
阿
來
與

四
川
作
家
網
舉
辦
一
次
別

開
生
面
的
﹁
雲
筆
會
﹂，
邀

我
參
加
，
被
邀
請
的
作
家

還
有
台
灣
的
余
光
中
、
張

曉
風
，
內
地
的
池
莉
、
王
躍

文
、
汪
國
真
等
等
。

﹁
雲
筆
會
﹂
是
什
麼
一
回
事

呢
？邀

請
信
解
釋
道
：

四
川
省
作
家
協
會
首
屆
﹁
雲

筆
會
﹂
時
空
定
位
：

我
們
不
見
面
，
不
需
要
從
不

同
的
國
家
地
區
和
城
市
出
發
聚

合
在
一
起
，
但
在
精
神
的
雲

端
，
我
們
將
為
㠥
各
自
一
些
美

好
的
飾
物
，
在
同
一
時
間
，
不

同
的
城
市
和
地
點
，
共
同
抒
寫

㠥
各
自
的
一
絲
感
知
。
這
就
是

我
們
的
這
次
虛
擬
筆
會—

﹁
雲
筆
會
﹂
的

時
空
定
位
。

明
顯
地
，
這
有
點
商
業
操
作
味
道
，
但
形

式
很
生
動
，
別
饒
趣
味
，
我
答
應
了
。

飾
物
與
文
字
文
學
如
何
拉
扯
在
一
塊
，
談

何
容
易
，
無
疑
也
是
一
種
挑
戰
！

他
們
讓
我
寫
三
個
金
飾
物
，
一
是
﹁
熊
貓

天
天
﹂
；
二
是
﹁
巧
鼠
示
牛
﹂
；
三
是
﹁
熊

貓
天
天
擺
件
﹂。

我
花
了
一
個
周
末
，
挖
盡
心
思
，
寫
了
三

段
似
文
非
文
、
似
詩
非
詩
的
話
：

熊
貓
天
天

說
牠
是
國
寶
，

因
牠
是
國
寶
；

說
牠
不
僅
是
國
寶
，

因
牠
名
揚
全
世
界
；

說
牠
是
親
善
大
使
，

因
牠
擅
穿
梭
外
交
；

說
牠
是
金
世
界
寶
貝
，

因
牠
代
表
財
富
吉
祥
！

巧
鼠
示
牛

金
巧
鼠
是
靈
智
的
，

爬
山
涉
水
樣
樣
能
，

還
有
表
演
的
天
才
，

米
奇
老
鼠
的
諧
趣
，

叩
動
千
萬
人
的
心
靈
。

金
瑞
牛
是
厚
重
的
，

耐
寒
耐
苦
又
耐
勞
，

還
有
牛
氣
的
沖
天
，

譽
滿
科
學
界
的
牛
頓
，

人
頌
﹁
很
行
﹂
還
﹁
很
棒
﹂
！

巧
鼠
示
牛
，
連
結
靈
巧
與
牛
氣
，

和
合
圓
滿
與
吉
祥
！

熊
貓
天
天
擺
件

那
一
年
，

一
道
看
國
寶
，

沐
浴
澄
澈
的
秋
陽
，

與
大
師
翩
然
而
至
。

一
個
是
觀
眾
最
多
的
國
寶
，

一
介
是
讀
者
最
多
的
國
寶
；

牠
是
臥
龍
的
熊
貓
，

他
是
香
港
的
金
庸
。

邂
逅
的
那
一
刻
，

牠
綻
出
憨
態
的
歡
容
，

他
滿
漾
率
真
的
笑
靨
；

萬
物
為
之
欣
欣
，

大
地
為
之
生
輝
！

我
們
都
沾
了
福
氣

—

福
氣
天
天
！

最
難
寫
的
是
﹁
巧
鼠
示
牛
﹂，
我
迄
今
不

知
道
﹁
示
牛
﹂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
如
果
用

﹁
巧
鼠
瑞
牛
﹂
便
順
當
得
多
了
。

還
有
是
﹁
熊
貓
天
天
擺
件
﹂，
前
已
有
一

個
﹁
熊
貓
天
天
﹂，
再
加
上
一
個
﹁
擺
件
﹂，

還
不
能
重
複
，
很
費
躊
躇
。
我
靈
機
一
觸
，

想
起
二
○
○
四
年
我
陪
金
庸
赴
四
川
參
觀
臥

龍
熊
貓
，
便
以
此
為
經
緯
，
草
成
上
文
，
寫

出
來
，
以
供
讀
者
一
粲
。

雲筆會
彥　火

琴台
客聚

山
東
青
島
一
名
十
三
歲
的
女
孩
子
，
不
堪

親
生
父
母
的
毒
打
虐
待
，
跳
樓
自
殺
。
留
下

一
篇
遺
書
，
一
字
一
淚
，
令
人
感
到
不
知
人

間
何
世
！

遺
書
寫
道
：

﹁
請
問
我
到
底
是
不
是
你
們
生
的
？
你
們
究

竟
有
沒
有
拿
我
當
人
看
？
﹂

﹁
你
都
把
我
打
得
遍
體
鱗
傷
，
幾
度
昏
死
過

去
，
可
你
像
對
待
死
狗
一
樣
對
待
我
，
把
我
拖

過
去
又
拖
過
來
！
﹂

﹁
你
們
一
定
很
高
興
，
因
為
你
們
早
就
希
望

我
死
了
，
不
然
以
前
幹
嘛
一
個
勁
地
揍
我
？
﹂

﹁
我
死
了
，
也
許
你
們
不
高
興
，
因
為
你
們

畢
竟
失
去
了
一
個
出
氣
筒
，
失
去
了
一
個
奴

僕
！
﹂

﹁
如
果
說
，
我
死
了
是
被
人
殺
害
的
，
那
兇

手
一
定
是
你
們
！
﹂

這
個
聰
明
的
小
女
孩
，
就
這
樣
死
了
。
但
她

死
時
，
還
不
忘
給
人
們
留
下
遺
愛
。
她
在
另
外

的
一
張
紙
上
寫
上
﹁
遺
囑
﹂，
說
：
﹁
我
死
後
，

請
把
我
的
遺
體
︵
器
官
、
組
織
均
可
︶
捐
獻
出

去
，
捐
給
那
些
需
要
的
人
；
還
有
，
把
我
的
壓

歲
錢
︵
包
括
我
父
母
私
吞
、
私
藏
的
︶
捐
給
山

區
的
孩
子
們
，
讓
他
們
過
得
好
些
；
再
就
是
我

的
那
些
圖
書
、
課
本
，
也
捐
了
吧
，
會
有
人
喜

歡
的
。
除
此
之
外
，
把
屬
於
我
的
一
切
，
能
捐

了
都
捐
了
吧
。
﹂

這
個
女
孩
子
叫
孫
正
雯
，
正
在
中
學
由
初
中

一
年
級
升
上
二
年
級
。
看
她
的
遺
書
文
字
，
詞

句
通
順
，
情
感
真
摯
，
應
該
是
一
個
聰
明
伶
俐

的
女
孩
子
，
應
該
得
到
父
母
的
寵
愛
才
是
，
怎

麼
會
生
長
在
這
一
對
禽
獸
不
如
的
父
母
之
家
！

就
是
子
女
頑
皮
愚
鈍
，
也
應
該
好
好
教
育
，

總
不
能
動
輒
打
罵
。
這
一
對
禽
獸
父
母
，
看
來

真
的
令
俗
語
所
謂
﹁
天
下
無
不
是
的
父
母
﹂
這

句
話
要
改
寫
了
。

女
孩
子
就
讀
的
學
校
和
老
師
也
要
負
一
定
的

責
任
。
學
生
受
父
母
長
期
虐
打
，
老
師
怎
能
一

點
都
不
知
道
？
知
道
而
不
去
家
訪
勸
說
，
就
是

老
師
失
職
。
對
家
長
勸
說
無
效
，
應
該
報
警
。

作
為
一
位
長
期
的
教
育
工
作
者
，
看
到
這
段

消
息
，
並
在
網
上
取
得
孩
子
的
遺
書
全
文
，
不

禁
仰
天
長
嘆
！
可
憐
的
小
雯
啊
，
你
怎
麼
會
生

長
在
這
個
禽
獸
家
庭
？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朋
友
搬
家
，
送
來
一
套
以
宋
末
元
初

為
背
景
的
武
俠
舊
漫
畫
，
天
命
當
年
也

是
追
看
這
套
作
品
的
長
期
讀
者
之
一
，

今
天
再
一
氣
呵
成
地
翻
看
，
愈
看
就
愈

替
故
事
中
的
悲
情
調
子
而
感
覺
心
酸
。

漫
畫
既
然
以
宋
末
為
背
景
，
故
事
當
然
以

一
眾
武
林
人
士
嘗
試
在
國
破
家
亡
之
際
以
圖

力
挽
狂
瀾
為
重
心
，
我
作
為
已
知
歷
史
後
續

發
展
的
現
代
人
，
難
免
為
他
們
不
論
如
何
努

力
，
也
只
能
壯
志
未
酬
，
甚
或
壯
烈
犧
牲
的

收
場
而
感
到
難
過
，
其
實
世
上
真
有
能
顛
覆

時
代
的
人
嗎
？
坦
白
說
，
我
從
來
只
相
信
時

勢
造
英
雄
，
英
雄
造
時
勢
不
過
是
種
阿
Q
精

神
的
痴
人
說
夢
。

作
品
另
一
重
令
人
感
覺
心
酸
的
地
方
，
則

來
自
作
者
那
種
近
乎
否
定
努
力
的
世
界
觀
：

故
事
內
不
少
人
物
所
習
的
武
功
也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快
學
速
成
，
除
了
因
劇
情
所
需
外
，
這

其
實
更
反
映
了
作
者
相
信
天
份
大
於
努
力
的
背
後
思

想
，
後
來
故
事
中
更
出
現
多
套
從
天
而
降
的
神
功
及
魔

功
，
習
得
之
人
位
位
均
能
呼
風
喚
雨
，
神
魔
之
能
絕
非

任
何
靠
苦
練
能
挨
近
，
如
此
的
安
排
更
將
絕
對
的
成
功

歸
於
天
意
，
完
全
扼
殺
個
人
發
奮
圖
強
的
價
值
。

最
令
人
看
得
不
舒
服
的
，
是
其
中
一
位
立
心
令
天
下

大
亂
的
魔
頭
，
其
破
壞
目
的
只
在
於
毫
無
目
的
壞
心

腸
，
但
偏
偏
這
種
無
恥
小
人
卻
能
習
得
一
套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也
能
得
到
好
運
相
助
的
奇
怪
魔
功—
—

這
想
法

最
初
聽
來
有
趣
，
但
在
劇
情
再
三
發
展
之
下
，
不
論
正

道
人
士
如
何
努
力
，
也
往
往
在
毫
無
因
由
的
情
況
下
敗

給
這
位
惡
魔
，
實
在
令
人
看
得
又
難
過
又
氣
結
。

大
概
在
這
位
作
者
在
真
實
的
人
生
中
，
經
歷
了
不
少

欠
缺
好
運
的
酸
苦
際
遇
吧
？
否
則
又
哪
會
創
作
出
如
此

扭
曲
偏
激
的
壞
人
物
？
我
作
為
玄
學
家
，
雖
不
會
否
定

好
運
在
人
生
中
確
實
舉
足
輕
重
，
但
也
絕
不
能
認
同
如

此
否
定
努
力
、
人
絕
不
能
勝
命
運
的
悲
情
世
界
觀
，
否

則
人
生
還
有
何
意
義
？

不能只信好運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先
看
看
朋
友
寫
的
兩

個
松
露
宴
菜
單
：
松
露

黑
木
耳
共
和
葛
伴
刺

參
、
金
瓜
松
露
虎
蝦
、

松
露
雜
菌
燉
天
九
膠

湯
、
白
松
露
蜜
糖
炒
魚
球
、

松
露
菠
蘿
；
松
露
沙
律
、
松

露
意
粉
、
松
露
煎
蛋
、
松
露

小
牛
肉
、
松
露
雪
糕
。

再
來
看
看
一
個
鵝
肝
宴
菜

單
：
鵝
肝
醬
、
煎
鵝
肝
、
鵝

肝
釀
鴨
胸
、
鵝
肝
煮
魚
、
鵝

肝
蛋
糕
、
鵝
肝
雪
糕
。

看
到
這
三
個
菜
單
，
會
羡

慕
嗎
？
我
的
朋
友
就
不
會
，

因
為
這
樣
的
美
食
，
吃
一
兩

道
就
足
夠
，
一
口
氣
連
續
吃

幾
個
都
是
同
樣
松
露
和
鵝
肝
的
菜
，
實

在
是
讓
人
受
不
了
，
太
膩
了
。

這
就
是
主
題
宴
的
缺
點
，
再
名
貴
的

材
料
，
一
下
子
要
吃
六
七
道
不
同
烹
調

方
式
的
菜
餚
，
材
料
的
味
道
就
愈
來
愈

失
去
。
所
以
，
全
豬
宴
、
全
牛
宴
、
全

魚
宴⋯

⋯

只
要
主
題
單
一
，
最
好
看
看

菜
單
就
滿
足
了
，
如
果
分
幾
次
來
吃
則

可
，
否
則
，
怕
怕
。

主
題
宴
最
好
的
是
以
書
本
名
字
為
題

的
，
比
如
紅
樓
宴
、
三
國
宴
、
水
滸

宴
、
西
遊
宴
，
因
為
菜
色
會
不
同
，
不

會
吃
來
吃
去
都
是
單
一
味
道
。
而
且
會

有
期
待
，
不
知
內
容
會
是
什
麼
。
不
像

松
露
宴
鵝
肝
宴
，
早
就
知
道
是
松
露
和

鵝
肝
，
毫
無
驚
喜
可
言
。

不
過
有
些
主
題
宴
卻
也
令
人
怕
怕
，

比
如
生
日
宴
、
結
婚
宴
、
滿
月
宴
，
好

朋
友
自
然
可
喜
可
賀
，
不
太
熟
的
朋

友
，
就
覺
得
破
費
應
酬
，
有
點
不
甘

了
。
因
為
如
今
的
這
些
宴
，
都
是
那
些

菜
，
毫
無
變
化
，
如
果
坐
到
生
面
孔
群

中
，
又
言
之
無
物
，
說
出
的
笑
話
更
是

一
點
不
好
笑
，

那
就
更
加
味
同
嚼
蠟
了
。

怪
不
得
古
人
老
早
就
說
過
，
自
古
會

無
好
會
，
宴
無
好
宴
了
。

主題宴
興　國

隨想
國

手
邊
的
︽
深
夜
食
堂
︾
一
直
不
忍
心
看
畢
，
友

人
說
得
好
，
每
閱
過
一
回
或
一
集
，
好
像
總
應
該

停
下
來
，
好
讓
書
本
上
的
溫
暖
可
以
慢
慢
滲
透
入

心
坎
。
那
當
然
是
因
為
安
倍
夜
郎
是
留
白
的
聖
手

所
致
，
每
一
斷
章
總
是
欲
斷
難
斷
，
有
些
人
物
不

過
出
現
一
次
，
但
更
多
的
乃
屬
常
客
，
令
我
們
為
總
是

減
不
了
肥
的
真
由
美
而
憂
心
，
而
小
壽
壽
的
身
體
及
生

意
也
教
人
記
掛
等
等
。
究
其
實
乃
因
安
倍
時
常
把
人
物

的
一
生
來
一
次
定
格
縮
影
，
中
間
往
往
來
大
幅
度
的
跳

接
，
然
而
因
為
鎖
定
的
全
屬
細
節
清
晰
具
體
的
生
活
片

段
，
加
上
常
利
用
悲
喜
互
糅
禍
福
流
轉
的
節
奏
，
以
鋪

排
不
同
人
生
年
齡
階
段
的
故
事
，
於
是
才
得
以
把
大
家

完
全
技
術
擊
倒
，
好
教
所
有
讀
者
都
由
衷
期
待
可
以
成

為
食
堂
中
的
一
員
。

或
許
因
為
香
港
是
一
個
沒
有
城
鄉
差
異
的
都
市
，

︽
深
夜
食
堂
︾
中
反
覆
出
現
的
城
鄉
牽
連
故
事
，
往
往
緊

緊
攫
住
我
的
心
神
。
它
的
慣
常
模
式
是
把
故
鄉
之
情
，

與
當
地
特
產
作
緊
密
扣
連
，
從
而
喚
起
一
段
段
略
帶
傷

感
卻
絕
不
悲
涼
的
人
生
譜
曲
。
我
留
意
到
的
是
安
倍
挑

選
的
鄉
郊
，
很
多
時
候
絕
非
尋
常
地
方
，
正
如
在
最
新

第
九
集
的
中
譯
本
，
便
提
到
高
知
縣
西
側
宿
毛
的
炸
鯡

魚
。
漫
畫
裡
特
別
提
及
那
是
連
日
本
人
也
不
太
知
曉
的

鄉
野
，
以
前
我
曾
到
鄰
近
的
四
萬
十
川
及
足
摺
岬
遊

玩
，
也
未
曾
好
好
細
覽
宿
毛
。
這
一
種
即
使
連
日
本
人

也
感
到
的
世
外
之
郊
異
域
感
，
正
好
得
以
把
已
曾
被
不
同
人
述
說

過
千
百
次
的
城
鄉
對
立
感
觸
，
再
度
帶
來
陌
生
化
的
效
果
作
用
。

嚴
格
來
說
，
︽
深
夜
食
堂
︾
乃
一
本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讀
本
。

它
不
會
對
任
何
來
客
的
人
生
作
出
評
議
，
出
入
的
角
色
無
論
是
平

凡
的
小
市
民
，
又
或
是
黑
道
和
風
月
場
所
工
作
的
人
士
，
大
家
都

和
平
共
處
不
干
涉
他
人
。
但
店
內
卻
又
絕
不
冷
漠
寡
情
，
彼
此
在

有
需
要
時
候
又
會
為
他
人
伸
出
援
手
，
這
種
擬
家
屬
的
非
血
緣
空

間
及
關
係
，
固
然
是
當
代
都
市
人
的
理
想
國
。
但
我
更
想
指
出
的

是
，
其
中
慢
慢
滲
透
出
來
的
氣
息
，
正
是
一
種
沒
有
道
德
感
正
是

最
具
道
德
意
識
的
反
悖
明
證—

—

對
任
何
有
異
於
自
己
的
他
者
，
可

以
用
欣
喜
共
處
的
心

態
相
迎
，
而
不
是
把

自
己
的
道
德
標
準
高

舉
對
他
人
說
三
道

四
。
大
家
用
心
去
想

一
想
，
就
會
感
受
到

為
何
︽
深
夜
食
堂
︾

目
前
不
可
能
出
現
在

中
國
人
的
土
壤
上
。

《深夜食堂》的鎮魂曲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最近有一部小清新的電影，編劇是圈裡的一個
女朋友。她非常有才華，文字很犀利。編寫這樣
一部電影，對她來說只是一次小試牛刀。我們應
邀到電影院裡看首映的時候，影院裡不時發出歡
樂的笑聲。我不懷疑其間也有一二次觀眾的笑聲
是曖昧的，疑似有一點點嘲弄的意味。
故事是這樣的。有個美妙女生18歲的時候，和

她的初戀男友同居。7年之後，她的男朋友突然失
蹤，人間蒸發了。又過了7年，有個富豪化裝成一
個落魄居家型的男子來接近她、追求她。與此同
時，她消失7年的初戀男友也成為身價不菲的青年
才俊空降到她的一次業務會議上，並對全世界宣
稱，他是為了一個女人才回到中國來的。於是，
這個已經不很年輕的女人很糾結，她要在兩個
「社會精英男」中間選擇一個。

看過電影之後，我們幾個人到附近的一家茶餐
廳吃飯。那個女編劇很忙，要去應酬更多的人，
沒有和我們在一起。於是，我們七嘴八舌可以隨
意地批評了。有人發言說，就算是偶像劇，劇情
也太離譜了吧。那個孫紅雷扮演的富豪，為了追
求心上人，居然派出了私人飛機來接李冰冰直飛
巴黎。這個也就算了，那個失蹤男最假了，哪有
動不動就失蹤7年的人。一句話，假。
呵呵，我笑。我說，整個劇情哪裡都假，就這

個細節真實。而且，非常之真實。他們都停止吃
飯的動作，眼睛齊刷刷地掃向我，都有願聞其詳
的意思。
我再笑，一點也不賣關子，直接發問：這個年

代，你們覺得一個人突然就失蹤或者被失蹤的事
還少嗎？因為，我身邊人當中就有一例。活生生
的，就好像發生在隔壁一樣。

去年，我參加作協的一次茶話會。每年歲末，
都會有一次例會。我有時候去，有時候不去。完
全看心情。在會上，有個面容熟悉，但一時叫不
出名字的女子對我微笑。等她轉身離去之後，我
才想起她是誰。但是，旁邊座位的一個朋友告訴
我，她說，你可能不知道吧，她的丈夫誰誰，已
經失蹤三年了。他也是你的研究生班的同學，你
還記得他嗎？
我還真是被嚇倒了。我知道她的丈夫是誰，風

度、儀表、才華集一身的一位男生，還很有錢。
讀書的時候就在外面租房，經常挽上他的漂亮女
朋友來校園裡轉悠，讓班上的男生都恨他恨得牙
癢癢。
畢業的時候，他們就結婚了。一次同學聚會，

他們兩口子抱㠥一個小女孩來了，其樂融融的樣
子。沒有人會懷疑他們的幸福，也沒有心思去懷
疑。因為，生存的壓力，都快把我們每一個人壓垮
了。我們沒有精力去關心別人的幸福。而且，以這
個男生的才能，他的幸福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吧。
但是，有一天，那個男生就突然失蹤了，沒有

任何異兆。之所以認定他是主動失蹤，而不是疑
似被害的被動失蹤，是因為，他把家裡所有的錢
都拿走了。放錢的抽屜裡，只剩下5枚一元錢面值
的硬幣散落在角落裡。而家裡的錢原本就是他的
錢，他太太比他小十多歲，認識他以後就沒有工
作過一天。
那天的會議過後，我請她和一個她也熟識的朋

友一起吃飯小敘。我由衷地讚美她，我說你現在
比過去可精神多了。以前的你，波希米亞的風
格，喜歡穿長長短短的紅紅綠綠的衣裳，頭髮也
是亂糟糟的。她笑，點頭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評

價。現在的她，整潔利落，長髮飄逸，緊身短裙
婀娜有致。
她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一定是聽說了我的

故事，畢竟這樣的故事不會經常發生，所以，你
對我有興趣，我完全可以理解。呵呵，簡單地說
吧，我是死而後生吧。前後用了三年的時間，頹
廢，醉酒，還割脈自殺過一次。她挽起袖子讓我
看她的傷痕。
但是，我有女兒，我要活下去。而且，說起來

你可能會笑話我，我自殺，是想讓他知道了會傷
心、會後悔。可是，我被救活之後，才知道自己
傻。他如果還在乎我，他怎麼會和我玩失蹤，拋
棄我和女兒呢？
現在再來評價這件事，我不虛偽地說，我真誠

地感謝他，他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幫助我成長了。
我和他認識的時候，才剛剛上大一，他很寵我，
我就像一個被寵壞的小孩，自動停止了精神上的
成長。後來有了孩子，他的壓力更大了。因為，
他要對兩個孩子負責。他可能感覺壓力太大，遠
遠超過了他能夠承受的，他就選擇了離開。
他沒有留下任何錢財給我，房子也是租的。他

離開的時候，還欠了2個月的房租。但是，我現在
所有的人脈關係都是他原來建立的，我沒有自己
的朋友。我起死回生之後，選擇了自救。但幫助
我，給我介紹工作，發表文章，包括進這個作
協，也都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都很善良，好像
他對不起我和孩子，他們也有責任似的，對孤兒
寡母的我們很照顧的，基本上是有求必應。但有
一點，他們沒有人告訴我，他在哪裡，和誰在一
起，可能他們也不一定知道吧。
我已經不再找他了，他的80老母也不知道他在

哪裡。我把女兒送到我母親那裡，母親沒有說什
麼就擔待了下來。我最近經濟狀況好了一點，就
把女兒接了回來。因為，她也到了上小學的年齡
了，我不想耽誤了她的教育。現在每天早晨起來

給孩子做飯，然後送她到學校，我再去上班。心
裡很踏實，也很陽光，覺得每一天的陽光都是為
我照耀的。記得以前聽老人說，靠山山倒，靠水
水流，只有自己最可靠，經歷了如此這般，我才
算真正明白了過來。
我很弱智地問，假如有一天，他再出現在你和

孩子面前的話，你會對他說什麼，會原諒他，再
接納他嗎？
她笑笑。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也想過。

我的答案是，不會原諒，更不會接納。因為，他
對我可以不聞不問，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傷害我，
但是對孩子他不能這樣做。我的傷口我自己舔。
但是，孩子突然間失去爸爸，被拋棄的感覺，我
擔心會影響她一生的。他也不會再回來的，我自
以為是了解他的。他是那麼驕傲的一個人，只容
許他辜負別人，絕不允許別人辜負他的。雖然我
和他是有一紙婚約的，但是，一方失蹤多少年之
後，婚姻關係也就自動解除了。
但是，後來我聽說她的丈夫，我的那個同學，

其實就在北京城裡的某一個角落裡，和另一個女
人在一起。好像孩子也生了。呵呵，他真是天才
啊。換了一般人，如我這般平常人，我是萬萬做
不到的。先不說良心問題，只談心理健康問題。
因為，我會夜夜失眠、日日焦心，我會憂心哪一
天走在路上，突然一個女人追過來認定我是他的
男人，又突然一個孩子哭喊㠥，說我是他的爸
爸。果真如此，我是絕對活不好，也活不長的。
可是，有些人就是玩得轉，他們的內心真是足夠
強悍啊。
最後，再來說說這部關於一個男人失蹤的電

影。如果說電影的細節有點假，假就假在失蹤7年
後的男人，還會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不說，還是
一個身價幾億的有錢人。成為有錢人也不算什
麼，難能可貴的是他還能初衷不改，孜孜以求前
女友。這確實是有點假了，假得離譜了。

誰在和你玩失蹤？

■《深夜食堂》網上圖片

不堪虐待 女童自殺


